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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尹平平、史金明

　　老人们在一起，难免会聊到死。
　　合肥蜀山区西园街道邮电新村的老人们，
只要一聊起这个话题，总绕不开吴朗。虽然他离
世快 20 年了，可越来越多人会说，死后也想像
他那样。
　　尽管吴朗曾任安徽省邮电系统的一把手，
他走得并没比谁更风光。老人们之所以向往，是
因为他捐献了遗体。
　　在这个以安徽省邮电系统离退休职工为主
的居民小区，吴朗的带头作用坚持到了最后一
刻，并延续至今。从他 2002 年 3 月离世至今，邮
电新村有 40 多位老人，决定志愿捐献遗体和眼
角膜，其中 4 人在去世后实现了这一心愿。

薪尽火传

  92 岁的周凤翼仍清楚记得，20 多年前在
吴朗的病房里，第一次听他提出：要捐献遗体。
　　吴朗当时卧床已久，深知已到了生命的尽
头。他并无避讳，主动和老部下聊起遗愿，希望
周凤翼帮助自己实现。他们从淮海战役中共同
走来，又在邮电系统共事了大半生，周凤翼理解
老领导的心思。他找到当地红十字会，帮吴朗填
了捐献志愿表。
　　吴朗的这个念头，来自病榻上无意中听到
医生之间的闲谈——— 他们发愁可供解剖的尸体
太少，教学和研究都很受影响。老人先跟老伴提
起，后告知孩子们，最后又叮嘱周凤翼，请大家
配合完成自己最后的心愿。
　　了解吴朗的人都清楚，这位参加过解放战
争的老人，想为社会贡献自己的一切。他的遗愿
得到了至亲的尊重，没有人反对。
　　吴朗是安徽省最早捐献遗体的人之一。家
人在他辞世时并不主张宣扬，担心这种事难免
会招人议论。然而，令他们没想到的是，邮电新
村的老人们私下聊起这事时，竟有不少人打听：
自己要找谁、怎样做，才能也像吴朗那样，在身
后捐献遗体和眼角膜。
　　吴朗走后，周凤翼、吴荣坤等和他最亲近的
老同事，都向老领导学习，率先填写捐献表。只
不过在当时，这个决定几乎是不可言说的，哪怕
是对自己的爱人。
　　面对 19 岁就嫁给自己的老伴曹国英，周
凤翼很难把这话说出口。当过多年小学教师的
老伴，大半生都带着孩子们唱歌跳舞。即使上了
年纪，她也是个孩子气十足的老太太，怎么能和
她轻易聊到死亡呢，更别提死后捐献遗体了。
　　一年清明，老两口到合肥大蜀山文化陵园
祭拜。他们在安徽省红十字会为遗体捐献者竖
立的纪念碑上找到了吴朗的名字，周凤翼才告
诉曹国英，自己也做了同样的决定。
　　曹国英不作声。过完 80 岁生日后，她也递
交了遗体和眼角膜捐献志愿表。
　　吴荣坤和老伴汪桂兰提起捐献遗体时，学
过医的老伴深知解剖对医学研究的意义，她不

仅当即支持，还拉来几个自己学医时的同学，一
起填表志愿捐献遗体和眼角膜。吴荣坤是个热
心肠，忙前忙后帮着他们填表、联系红十字会。
　　此后，邮电新村谁再有类似遗愿，都会来找
吴荣坤咨询。
　　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中心了解
这一情况后，在邮电新村成立了一个红十字爱
心社，大家推举吴荣坤当社长。他们曾尝试到其
他社区推广捐献理念，进展却并不顺利。多数小
区拒绝时，都表示不反对，但也很难支持。
　　虽然很难走出去，但却有人找上门，捐献志
愿者的队伍仍在壮大。73 岁的张文勤曾患脑
梗，后遗症害得他有时连儿子的名字都想不起
来，但电视上关于邮电新村红十字爱心社的报
道，却让他看完后难以忘怀。住在十几公里以外
的他，搭了一个多小时公交跑来邮电新村，找到
吴荣坤，申请捐献。
　　每逢有老人提出捐献，都会影响到一家人。
叶伟真带回家的捐献志愿表，被读小学 2 年级
的孙女看到了。她不明白奶奶为什么要把眼睛
给别人：“那你就看不见我了！”
　　“奶奶死了看不到了，让别人用奶奶的眼睛
替奶奶看，看着宝宝上大学，看着宝宝结婚……
这样才能一直看见！”叶伟真指着自己的眼睛，
跟不到 10 岁的孙女解释，“别人的眼睛捐了，
只能救两个人。你看，奶奶的眼睛好大！奶奶的
眼睛能救 4 个人！”
　　“真的吗？”孙女把头扭向妈妈，“那妈妈你
呢？”妈妈摸摸女儿的头说：“等妈妈老了，也捐。”

夫唱妇随

  老人们做自己的主容易，做儿女的主难。
　　陈清秀的两个女儿，曾因爸爸要捐献遗体
这件事，连着几天哭肿了眼睛。爸爸是那么温和

的一个人，这一生不曾对孩子红过脸。女儿们
哪里忍心，用这种方式把爸爸送走。她们不敢
想象，捐献遗体后，爸爸会经历什么，只流着
眼泪恳求妈妈朱秀芳：能不能放弃？
　　朱秀芳的态度非常明确，“这是你爸爸的
心愿，老早前就决定了。”女儿们磨不过妈妈，
又问朱秀芳能不能只捐眼角膜，把爸爸尽量
完整地留下。朱秀芳急了：“你爸爸最想让人
家研究他的脑袋诶！光捐眼睛有什么用？”
　　那是 2009 年，距离陈清秀确诊阿尔茨
海默症已有两年时间。眼瞅着曾是高级工程
师的爸爸，被疾病折磨得越加健忘、多疑，女
儿们难过到心碎。这种情况下，却还要为爸爸
签署遗体捐献志愿表，她们哪里下得去笔。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见此情形，也劝朱秀
芳，要考虑孩子们的感受，毕竟这是一家人达
成共识才能做的决定。朱秀芳哭了，“她们舍
不得，我就舍得吗？可这是好事呀！人家拿去
了，好好研究一下。研究明白了，能帮更多人
预防和治疗这个病！”
　　最初确诊阿尔茨海默症，陈清秀根本不接
受。他不相信自己干了一辈子脑力工作，画了
那么多设计图，到头来竟会得这么个被民间俗
称为“老年痴呆症”的病。随着病情加重，他虽
不得不服软，但仍心有不甘，和家人一道到处
寻医问药、查阅资料，想找到治疗的办法。
　　“可是这种病哪能根治呢？”朱秀芳说，

“连美国前总统里根得了都治不好，我们这样
的小老百姓，能治好吗？”面对现实，已过古稀
之年的陈清秀，甩出知识分子最后的倔强：既
然现在治不好自己，那就死后捐献遗体，让医
疗工作者用于科研，说不定将来能治好别人。
　　朱秀芳起初也难接受，可她向来依着老
伴。无论陈清秀往家买瓷器、摆件，还是在家
养花、养鱼，她从不嫌麻烦地跟着一起摆弄。

老伴最后的心愿，自己又怎能不许呢？“你
捐，那我也捐！”
　　朱秀芳想通后，和陈清秀一起写遗嘱、
填表；两个老人共同翻看相册，精心为自己
选遗像；到最后，竭力为孩子们做思想
工作。
　　旁人难免会议论，即使同住在这个退休
知识分子占比 60% 以上的小区，朱秀芳仍
听到有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朱老太心真
狠呢，把她老头儿都给捐了，让人不能完完
整整地走。”她扭过头瞥了那人一眼，什么话
也没说。
　　老两口相伴一生的情缘，没有必要向
外人解释。骂她心狠的人哪里知道，在陈清
秀临走前住院的一年半时间里，朱秀芳在
他病榻前几乎寸步不离。
　　当时，陈清秀病程进入晚期，已无法讲
话、吞咽，彻底失能。但是朱秀芳知道他的
心思，能感到老伴总看着自己，只是说不
出。她把食物打成汤给他鼻饲，一口一口喂
他喝水，像照顾婴儿一样照顾比自己大 7
岁的老伴，用柔软的旧衣服给他做尿布，每
两小时帮他翻身，每天为他擦洗。
　　朱秀芳没想过请护工，甚至不肯让家
里人替她，因为只有自己最了解老伴———
哪怕他面部微小的变化，朱秀芳都能准确
判断出他是渴是饿，或是哪里不舒服。她还
跟护士学会了输液、吸痰，遇到护士忙不过
来，她总能第一时间独自完成。
　　陈清秀身体的各项功能逐渐退化，无
论进食进水，都迅速排出，难以吸收，到最
后已经瘦弱到连输液针都扎不进去了，直
到医护人员通过穿刺将维持生命体征的液
体重新输入。“他还在一天，我们这个家就
完整一天！”朱秀芳瘫坐一旁哭着祈祷。
　　 2013 年 4 月，陈清秀最终撒手人寰
时，是女儿女婿上门联系的红十字会，执行
了爸爸为科研奉献的遗愿。
　　一年多后，家人选择了树葬的形式，将
陈清秀的骨灰葬于大蜀山文化陵园的一片
树林里。朱秀芳要求把自己的名字也刻在
老伴的石碑上，以此向女儿们明确：她身后
的选择和老伴一样。捐献遗体后，这片树林
将是他们夫妻共同的归属。

无言之师

  邮电新村所有老人填写遗体捐献表，
都是付杰经手办理的。吴朗、陈清秀等 4
位老人去世后，这位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

（器官）捐献中心安医大接受站的副站长第
一时间赶到，帮老人们实现最后的心愿。
　　付杰在安徽医科大学基础医学院解剖
教研室已工作 30 余年，遗体捐献对于医学
院的意义，他再清楚不过。“解剖学是医学生
最重要的课之一。可‘大体老师’实在太紧缺
了，每一位都特别珍贵。”付杰对记者说。

　　大体老师，是医学院师生对遗体捐献者的
称呼。
　　捐献者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医学研究做
出最为基础且重要的贡献。每一个新学年的开
学典礼上、每一届医学生的第一次解剖课前，医
学院的师生都会集体为大体老师们举行庄重的
默哀仪式，向这些再不能说出一句话的无言之
师，致以崇高的敬意。
　　遗体捐献几乎是我国大体老师目前唯一的
来源。由于国人的传统观念影响，人们的捐献意
识近些年才逐渐培养起来，大体老师的数量在
各地医学院都曾极为紧张。以安徽医科大学为
例，付杰告诉记者，2007 至 2009 年间的连续
3 年，学校大体老师的入库量为零，解剖学科一
度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
　　大体老师们既是老师，又是教材。但这些特
殊的教材，与任何器材都不同，无论学校如何重
视，都不是靠钱和政策的支持就能获得的。最理
想的状态，是每 4 到 6 个医学生，安排一名大体
老师。但付杰介绍说，在安徽医科大学，一般只
能实现每 8 到 10 个学生，安排一名大体老师。
在大体老师数量最紧张的那几年，学校不得已，
只能缩减学时，甚至个别专业只能取消解剖课。
　　对于医学生来说，只靠书本了解人体绝对
不够。付杰曾接触过一位年迈的医生，由于早年
间求学环境艰苦，没有条件上解剖课，对人体组
织的认识不真切，为女性做结扎手术时，错把输
尿管当成输卵管，险些给病人带来生命危险。
　　生前曾久病不愈或患罕见病的大体老师，对
于医学研究的价值更为凸显。付杰记得曾有一位
大体老师，逝世前维持了长达 27 年的植物人状
态，去世后，家人们遵其遗嘱，把他的大脑捐献给
了国家健康和疾病人脑组织资源库安徽医科大
学分库。付杰他们解剖时，惊讶地发现他的大脑
只剩常人的一半，其余都已化成了水。
　　付杰认为，由于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
老年病的研究需求剧增，能像陈清秀那样患了
典型老年病逝后捐献遗体，对于相关研究的推
进极为重要。
　　主动表达遗体捐献意愿的老年人，近些年逐
渐增加。付杰甚至多次接触到有老年人找上门问
他：怎么死，才能更方便学生们解剖研究。“怎么
死都不行！您得先好好活着！”付杰深深地为老人
的奉献精神所感动，又生怕老人为此轻生。
　　越来越多年轻人也加入到人体器官、组织
与遗体捐献的志愿者行列当中。付杰所在的安
医大接受站，每年会接收约 300 例捐献志愿申
请。刚开始登记的主要是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
从 2012 年开始，青年人占比数字提高了，现已
占到每年新增申请的 60% 左右。
　　只不过，表达捐献意愿，距离实现捐献还
远，当前捐献量离实际需求更远。安医大接受站
每年能新增 60 位左右大体老师，相对于学校
实际教学和科研需求，差距依旧很大。“这不是
红十字会或高校等几个机构就能解决的问题，
还需要整个社会意识的转变，以及相关法律的
配套支持。”付杰说。

相约为生命留余温：合肥一小区 40 多位老人立嘱捐遗体

7 月 29 日，朱秀芳展示她为自己选的遗像。  本报记者尹平平摄

　　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记者赵文君）
好评得红包返现？经营
者不得以返现、红包等
方式诱导用户给出指定
评价。市场监管总局 17
日发布《禁止网络不正
当竞争行为规定》征求
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这意味着“二
选一”、数据“杀熟”、虚
假交易等网络不正当竞
争行为将面临更严格、
更细致的监管。
　　互联网场景下，不
正当竞争手段更加复杂
和隐蔽。一些传统的不
正当竞争行为通过“技
术加持”转移到线上，同
时衍生出一系列新型的
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
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
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促进
数字经济规范持续健康
发展，规定征求意见稿
结合近年来执法实践，
细化法律规定，明晰概
念内涵，对网络不正当
竞争行为新的表现形式
和行为构成进行了全面
梳理和归纳提炼，分类
进行规制。同时，重点对
一些概念进行明确，对
一些条款的适用予以细
化，以增强法律的适用
性，为经营者依法合规经营提供指引和预期。
　　考虑到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发生地、结
果地可能涉及全国，甚至在某些地方特别突出，
规定征求意见稿明确执法主体，强化执法手段，
对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的管辖权进行规定。同
时，探索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和专家观察员辅
助参与调查制度，重点解决案件办理过程中遇
到的调查取证、违法行为研判等问题，增强执法
的专业性，提高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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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好评返现”

行为在外卖平台、网购

平台屡见不鲜

  实际上，“好评返

现”一直是各地市场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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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购“好评返现”问题为何治理难？

　　新华社杭州 8 月 17 日电（记者唐弢、颜之
宏）市场监管总局 17 日发布《禁止网络不正当
竞争行为规定》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
意见。其中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采取以返现、
红包、卡券等方式足以诱导用户作出指定评价、
点赞、转发、定向投票等互动行为。专家指出，此
类行为扭曲破坏电商信用评价机制，侵害消费
者合法权益，应当严格依法治理。

  能涨流量、能“遮”差评，“好评返

现”竟成一些网店刚需

　　“如果我们做的有不到位的地方，请不要轻
易差评，添加掌柜微信，扫平一切不开心。”福建
厦门一家炒粉店送出的外卖中附带有一张“好
评返现卡”。
　　卡片上印有商家微信二维码，还注明：“全
五星外加 10 个字的评价内容并晒图”就能够
通过微信领取 2 元现金红包。
　　记者注意到，这家外卖店铺网络平台评分
4.7 ，系统显示高于附近 59.5% 的商家。在 187
条带图评价中，有不少评论中的图片同评论人
所购商品毫无关系，是“凑图”；还有一些评价仅
为 10 个“棒”或“好”，明显是“凑字”。
　　还有部分商家利用微信公众号来操作“好
评返现”。“商家会印制‘好评卡’引导消费者关
注公众号。好评卡随商品包裹发出，其中尽量不
出现违禁词。关注公众号后按提示提交订单号
和好评截图就能获得返现。”杭州消费者徐女士
告诉记者。
　　据多名商家介绍，好评率直接关系网店盈
亏。“网上开店，流量就是钱，没有好评就没有流
量。”杭州“小碗菜”饭馆老板告诉记者，“好评返
现”是一种非常简单粗暴的流量获取方式。
　　“大量的带图优质评价，能加强用户信任

感、提高下单转化率。而且商家获得好评数越
多，排名权重越大，在平台上曝光率就越高，获
利就越大。”资深电商经营者周沂南还透露。

“好评返现”为啥难治？

　　据北京市华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邓佩律师
介绍，我国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
不正当竞争法、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均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
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
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
　　记者了解到，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均依法打
击“好评返现”。在浙江，消费者有权到相关的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好评返现”，由监管部门
进行调查，并根据结果依据电子商务法等法律
进行处理。在江苏，宿迁市宿城区市场监管局打

击“好评返现”案例是江苏省市场监管局
“2020 年网络市场十大典型案例”之一。还
有的省份监管机构参照虚假宣传、刷单炒信
来依法处置“好评返现”。
　　京东、淘宝、拼多多等平台制定的经营规
范中也将“好评返现”列为违规行为，并对违
规商家进行处理。
　　然而当前“好评返现”问题治理成效并不
理想。记者调查发现，这与法律规范执行力度
不足、违法违规行为“本小利大”、市场主体对
危害性认识不够等原因有关。
　　——— 法律规范“落地”难。记者发现，现实
经营活动中，平台方的监管手段大多能被轻
易绕过。
　　记者还了解到，受人力资源和技术手段
制约，一方面监管部门难以对海量交易行为
进行事先监管全覆盖，另一方面，由于“好评

返现”往往是商家与消费者私相授受，执
法取证比较困难，这些都增大了“监管落
地”难度。
　　——— 行为实施简便、风险不大、利益
明显。众多商家告诉记者，当前外卖、网
购领域经营竞争激烈，“刷单”“刷流量”
几乎成为不少商家“刚需”。
　　——— 商家和消费者对“好评返现”的
违法性、危害性认识不够。北京大学电子
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不少网
络交易经营者根本不知道‘红包换好评’
是违法行为，以为仅仅是平台不让搞。”
　　另外，认为“自己得红包实惠，商家
得好评，你情我愿、无伤大雅”的消费者
也为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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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重教育、严处罚

　　薛军认为，“好评返现”行为本质上
属于虚假宣传，将会严重破坏电子商务
业态的信用评价体系，导致消费者权益
严重受损，进而“反噬”电商行业本身。
　　薛军建议，各电商平台应进一步完
善信用评价机制和商品排名规则，积极
运用大数据、互联网技术，多维度分析识
别虚假交易、虚假评价，及时发现并有效
打击刷单炒信行为。
　　邓佩建议当前应特别重视针对“好
评返现”行为开展法治教育，让广大商家
和消费者都能明晰该类行为的违法属
性。同时鼓励引导消费者坚定拒绝小利
诱惑，重视信用评价真实性。
　　她还建议，监管部门可考虑联合行
业协会，不定期组织“好评突出店”的线
上店铺试购、线下店铺体验活动，对有关
商家进行检查督导，对发现存在“好评返
现”问题且拒不整改的店铺应依法依规
严厉打击。


